
 

原定40分钟的博士答辩，他先哭了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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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40分钟的博士答辩，他先哭了20分钟。讲台上的王斌脸一红，“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这是在博士论文的答辩现场，他这一哭，评审的老师们都愣住了。他的论文有200多页，厚厚的
一摞纸。大家正翻开论文，打算边看边听，这下纷纷开始找面巾纸，递给王斌擦眼泪。

“可能是太激动了。农村的孩子不擅长语言表达，可能只有这种强烈的情感释放，才能宣泄出他
读博几年来的复杂感受。”王斌的导师、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北化工材
料学院）教授陈晓红说。评审老师们都很体谅王斌，甚至对他说：“你尽情哭吧，哭完了相信你
肯定能讲好。”

最终王斌哭了20多分钟，老师们默默陪了20多分钟，这接近原定答辩时长的一半。

事实上，科研人员的表达能力一直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像王斌这样临场大哭的人不多，但上台
报告时声颤腿抖、大脑空白，所讲内容晦涩难懂的科研人员不在少数。

那么，表达能力会影响科研工作吗？在申基金、评项目时，表达能力有多重要？怎么才能“做得
好”又“讲得好”？《中国科学报》尝试与科研人员们一起探讨。

让学生意识到科技报告的重要性

文章开头的一幕，发生在10多年前。毕业后，王斌成为一家科技企业的项目负责人，后来自己创
业，成立了一家有着三四百人的公司。

前几年，陈晓红见到了自己的这位学生，他早已没了当年的羞涩拘谨，言行间透露着自信和从容
。这也让陈晓红更加坚信，自己多年来坚持教授《科技报告与演讲》非常必要。

这是一门有着32学时的选修课，除了最初几课时由老师介绍科技报告的注意事项、演讲技巧等，
剩下的全部由学生自己完成。

每位学生有3次机会作公开演讲：第1次由老师指定课题进行报告；第2次由学生自主选择课题进
行报告；第3次进行英文报告讲演。主持人、评委也都由学生担任。3次过后如果还有课时，陈晓
红常常会挑选特别胆小、不够自信的同学，再给他们增加一次报告的机会。

这门课上，陈晓红对那些不善言辞的学生印象尤为深刻：一路低着头慢吞吞走上台的、攥住衣服

                                                   1 / 5



 

角扭捏半天还没开始讲的、讲的时候口音浓重或声音小得让人听不见的⋯⋯无论学生发挥得怎么
样，陈晓红都不会中途打断，坚持听完之后再作点评。

“对于一些从小就经常上台、语言表达能力强的学生而言，这些锻炼不算什么。但对于大部分学
生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上台进行学术报告，也可能是科研学习乃至人生中的一个新
的开始，应当给予他们足够的耐心。”陈晓红说。

令人惊讶的是，即便第一次扭扭捏捏的学生，到了课程后期也会有明显的改善。“有时评委们的
提问让台上的学生哑口无言，有时双方又会争论得面红耳赤。学生们都说对这门课印象很深。”
陈晓红说，“真不能小看这几次机会，它更大的作用是让学生意识到科技报告与讲演的重要性，
并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留意。”

对此，陈晓红有着切身的体会，她自己有意识地进行科技报告训练便始于读研的时候。那是第一
次当众汇报科研工作，她特别重视，为了不遗漏，把查阅的文献、科研的细节全都写了下来，会
上照本宣科。原以为自己会因认真获得导师的表扬，没想到导师却说：“自己做的工作自己不知
道吗，还需要看着稿子念？”

陈晓红觉得非常委屈，冷静下来又觉得导师说得有道理，“从那之后，我便非常注意脱稿汇报能
力的培养，不断总结、不断提升。”

如今，陈晓红教的这门课在北化工材料学院已经开设了12年。回忆起最初设计课程时的情形，北
化工材料学院教授李志林说：“为了借鉴国际一流高校的课程经验，我们特地找到英国牛津大学
的培养计划，其中有一项是‘专业沟通能力’。像作报告、进行答辩，哪怕请老师写推荐信都需
要专业沟通能力，我们的学生也需要专门培养这种能力。”

“学术大佬”的表达能力也非天生

当年轻科研人员看到“学术大佬”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充满自信，免不了疑惑：他们如何练就了
这一身演讲的本领？难道天生如此吗？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以自身经历告诉《中国科
学报》：“我是先天不足，本身性格比较内向，演讲能力是被逼出来、硬练出来的，到现在还在
练。”

周忠和回忆，自己30多岁到美国读博，作报告时面对台下上千名观众，腿会不自觉地发抖。但好
在过几分钟，沉浸到演讲内容中就好多了。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周浙昆也认为自己并非能说会道之人，答辩之类的事情常
有失败的情形，“曾经我作一些学术报告，自己觉得讲得很精彩，但台下的观众却没有反应”。

这让周浙昆反思，“是不是这个话题大家不感兴趣？又或许是讲得太专业了，人家听不懂？总归
是自己讲的问题。”后来，他便不断强化自己的“受众意识”：面对不同的听众，有所侧重地选
择他们最感兴趣的部分进行讲述。

周浙昆以“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为例介绍，如果听众是青少年，他常常援引爱尔兰土豆病虫害
的故事：爱尔兰当地人主要以土豆为食，多年前暴发了土豆病虫害，引发饥荒。最终导致1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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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死亡，200多万人流落异国。“一个物种几乎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果爱尔兰种植的作
物足够多样化，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灾难。因此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每一个物种都不可或缺。
”周浙昆说。

如果是学术报告，听众是大同行，周浙昆会重点讲述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讲述不同物种、不同
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尽可能把专业术语转换成通俗的说法。

如果是进行专业答辩，听众是小同行，他会把讲述的重点放在具体方法上，比较不同分析方法的
优劣，详细阐述研究过程以及专项研究对学科进步的意义。

带着学习的心态去听同行们的报告，周浙昆总有新的收获。“我曾经听到一个外国同行讲，你们
中国有8万多个汉字，常用的只有3000多个，如果没有了其中几个字，会有什么影响？没有了‘
妈’这个字，可以用‘母亲’，如果‘母亲’也没有了呢？生物多样性也是这样，一个物种消失
了，它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会持久而深刻地显现出来。”

这个例子让周浙昆印象深刻。在他去参加一些生物多样性评估时，常常出现为了某些鱼类的生存
环境考虑，水电站项目不能获批的情形，这让当地部门难以理解，他便用同样的例子去说明。

少即是多，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年轻学者和学生常常犯的毛病是，作报告的时候，恨不得把所有的工作全都讲出来，哪个部分
都难以割舍。”周浙昆说，这样在有限时间内，听众很难抓住要领。

对此，周忠和也深有体会。“讲得越多，听众越记不住，不如只讲一个让大家都能记住的问题。
”

今年1月初，美国天文学学会第247届年会举办，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周大智第一次
参加这一天文学领域的盛会。年会期间，他就自己最新发表于《自然》的论文进行了一场学术报
告，赢得了满场的掌声。

报告结束，他对《中国科学报》感慨道，“作报告和做科研不一样。做科研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
可能，把握好每一处细节。但作报告是在介绍、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要把整个工作当成故事一
样讲给别人听。”

“观众不关心你到底做得多么努力、工作多么复杂，他们更关心这项工作是否有意义、是否足够
有趣。”周大智说。

在此之前，周大智也跌过跟头，也曾在台上“窘迫”过。刚读博时，有教授建议他把演讲稿写下
来，然后背诵。周大智尝试一次就放弃了：“准备了发言稿让我更加紧张，总是担心哪句话忘了
说。”

他的提升办法和周浙昆一样：在每一次听报告时留心观察，从中学到一些技巧，并不断反思自己
的问题。

另一位年轻学者刘鼎前不久结束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工作，成为西湖大学的特聘研究员。回
忆起刚到美国的情形，他说自己也经历了英语口语的难关，“最初我列提纲，把重要的话都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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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再去跟别人交流。后来要写的东西越来越少、在脑子里大概想想就行，再后来就可以脱口而
出了”。

此外，刘鼎还喜欢看综艺，在看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好的表达”。“李诞曾在节目中解释‘边际
递减效应’，说‘一个苹果吃到第十口，肯定不如第一口好吃’。这让人一下子就懂了这个经济
名词。”

“我会把这样的表达记下来，积累多了，就会成为自己表达的一部分。”刘鼎说，“每个人都可
以通过自己的方法‘修炼’，形成独特的报告风格。”

“酿造好酒”和“卖力吆喝”同等重要

作为科研人员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表达能力对于学术报告、科普报告的效果至关重要。而在基金
项目申请乃至论文撰写中，也同样需要优秀的表达能力。

在周浙昆看来，“如今的科研环境下，‘酒香也怕巷子深’。条条巷子里都有好酒，处在巷子深
处的好酒如不吆喝，也怕没有买家上门”。

因此，“酿造好酒”和“卖力吆喝”同等重要，都不可或缺。

一个现实情况是，往往到了项目评审现场，评审专家才能看到申请人的全部材料。有限时间内，
专家们很难注意到每个人的亮点和细节。并且经过前期筛选，能够进入现场答辩环节的都是具有
一定实力的申请人。

“15分钟内，如果你的讲述让专家们深刻理解了你的工作，产生不投赞成票就有点过意不去之感
，那拿下项目就如探囊取物了。”周浙昆说。

周忠和拿考试打比方。“就像考试要考语文和数学，偏科肯定会吃亏。作为评审人进行项目评审
时，科研内容、科学意义肯定是最主要的考量因素，但有时也会不自觉地受到报告人讲述的影响
。毕竟科学的意义也是由申请人讲出来的，很难将二者完全剥离。尤其当申请人科研水平相差无
几的情况下，表达能力强的一定更占优势。”

“现在知识呈现爆炸式增长，学科分得越来越细，不同学科之间更需要跨学科的通俗表达。尤其
在一些综合性期刊的审稿过程中，如果文本过于专业，大概率会被拒稿，且越是顶刊越明显。”
周忠和说。

在大家印象中，似乎西方学者更擅长表达。周忠和提到，他曾在一场闭门活动中碰见一位诺贝尔
奖得主，对方表示：“客观上讲，在科研表达方面，中国学者不如美国学者。”

原来，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是中国人，他对中国人的印象非常好。但他注意
到，中国学生实际做的工作可能是美国学生的10倍，可在美国学生的表达中，他们好像比中国学
生做得好。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直言：“中国人在这方面很吃亏。”

刘鼎觉得，除了中西方文化差异外，也有语言带来的差异。“汉语本身比较复杂，有许多词语仅
有细微差别，整个语言体系更有弹性、更有空间、更富想象力，口语和书面语区别很大。用汉语
讲好一个报告更不容易。但英语的变化、可发挥的空间没那么大，很多是固定搭配，更容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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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表达。”刘鼎说。

也有专家觉得，这和西方学者受的训练有关。周浙昆就提到，国外有大学进行一种名为“电梯谈
话”的专门训练，即设想你在电梯中偶遇了一位业界专家，如何利用这30秒介绍自己，给专家留
下深刻印象。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的学术界正越来越重视“卖力吆喝”的能力，前述北化工材料学院开设的专
业沟通能力课程、越来越多的会议论坛交流等便是例证。“据我了解，在一些重要答辩、报告之
前，现在很多学者会不断试讲，在反馈中反复打磨。先做好，再讲好，就会越来越好。”周浙昆
说。（文中王斌为化名）

作者：刘如楠 来源：中国科学报

更多 科学进展 请访问 https://www.iikx.com/news/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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